
口述 王加林 采写 郭晓莹

对天津的广大相声爱好者来说，

王加林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作为谦

祥益相声茶馆的演员，他常演《铃铛

谱》《攀龙附凤》《重走西游路》《买房

记》《宠物趣谈》等节目，以稳健的台

风、精湛的表演赢得了关注。他的学

艺之路有哪些故事？又是如何一步

步成长起来的？且听他娓娓道来。

零基础考北方曲校

老师为我指点迷津

1986年，我出生在天津。小学四
年级时，电视里播放喜剧小品演员洛
桑的节目，我对口技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心里总感慨：凭着一张嘴就能发
出这么多不一样的声音，太棒了！于
是，我在惊奇之余反复地看，模仿他
的一举一动。不久后，我又喜欢上了
牛群和冯巩，心里又感慨：凭着几句
对话就能把人逗得捧腹大笑，太棒
了！于是，我就模仿着去说相声。

小学毕业前，学校毕业典礼，每
个班都要出节目。我自告奋勇报名
说相声，随便找了一位同学做搭档，
背词、模仿、练习。演出时一上台，我
心里特别紧张，不过最终还是把这段
相声顺顺利利地演下来了，节目效果
非常好，我觉得特别自豪。有了这次

经验，我对相声更是情有独钟，买磁
带天天听，记下台词，自己学着说。

初中毕业，2002年，我想报考中
国北方曲艺学校。家里人都反对，因
为我爷爷、我父亲都是铁路工人，他
们希望我也进铁路工作，端上铁饭
碗。他们对相声这个行业一点儿也
不了解。但是小小年纪的我铁了心，
坚持要去上曲校，跟爷爷和父亲打起
了“持久战”。看到我的态度如此坚
定，他们最终尊重了我的选择。

在曲校，我就像一张白纸，什么
都不会，而其他同学多多少少都学
过，所以我就比较吃力。在这个过程
中，我想过放弃，可又想，一旦放弃
了，跟家里都交代不过去，所以还是
坚持下来了。

我的第一任专业老师是个小老
头儿，个子不高，非常和蔼。听别人
说他叫张杰，业内同辈人称他为“翘
哥”。我当时就觉得这位老师的鼻头

儿挺翘的，后来听说“翘哥”这个外号
还真是这么来的，心里又感慨了——
看来我跟同行眼光一致啊。从师生
情谊开始的那天，张杰老师所做的一
切都是“情理之中”的，尤其在我从艺
至今的几个重要阶段。而恰恰是这
些“情理之中”的事情，给我“制造”了
很多“意料之外”的包袱。

第一个包袱，是在我入学后不
久。当时的专业学习我根本提不起
兴趣，总觉得电脑游戏更适合我，心
里装的全是“传奇世界”“反恐精英”，
把网吧当成了教室，天天在里边儿泡
着。有时游戏打累了，也去课堂上休
息一下。迷迷糊糊之间，抬头看一眼
张杰老师，心里还想：“这网管岁数有
点儿大啊！”

张杰老师找到我：“孩子，不要老
想着打游戏，家长花钱把你送来学
习，你就算对不起自己，也要对得起
你父母。”不开玩笑地说，这些话一下
子触动了我，因为这条路是我自己选
择的。

签约谦祥益相声茶馆

参加天津相声节巡演

上学期间，我觉得最难的是贯口
活。贯口讲究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偷换气口，当时的基本功是练习《报
菜名》，我说什么也背不好——想着

气口，就忘词；想着台词，气口就忘了，
气不够用。为此，我不断地向老师请
教、和同学探讨，下功夫苦练了两个
月，终于突破了这个瓶颈。

我首次登台是在师生相声大会
上，演出地点是一家茶馆，给我的印
象特别深，因为让我又一次想放弃相
声、放弃曲艺。记得我和搭档使的是
《报菜名》，第一次面对那么多的观众，
我太紧张了，后半截儿的贯口忘词了，
怎么也想不起来，就那么灰溜溜地下
了台。太丢人了，我都不敢跟别人交
流，回去的路上一直想：自己到底能不
能从事这个行业？

痛定思痛，我又开始发奋努力。
寒冬腊月在空教室练贯口，酷暑炎炎
对着镜子纠正表情，一个包袱反反复
复地修改、打磨……水平终于有了那
么一点提升，也拜了张杰老师为师。

2006年，我考入部队文工团，担
任相声演员。那几年，也是我身上的
“包袱”最重的日子，因为我时刻想着
我是张杰老师的学生，不能给他丢
人。退役后，我开始专职说相声。有
一天，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是谦祥
益相声茶馆的负责人“史伯伯”打来
的，邀请我到他们那儿演出。虽然接
电话时我故作镇定，但内心真的是兴
奋不已——因为谦祥益是我心中的
“相声殿堂”，对我来说，能去那儿说
相声，就如同高考生收到了大学录取
通知书！

我迫不及待地跟张杰老师汇报
这个喜讯。他说，史伯伯是懂相声、
一心为相声做事的人，跟着史伯伯
干，肯定错不了！这番话更坚定了我
的信心。就这样，我加盟了谦祥益，
成为签约演员。也正是因为史伯伯
的严格要求，才有了今天的王加林。

2012年举办的第三届天津相声
节，对我个人来说，是一次重要的成

长经历。我们的全国巡演覆盖上海、南
京、济南等七个城市，高强度、多场次的
演出，要求演员快速适应不同地域的观
众口味。比如，面对南方观众与北方观
众不一样的笑点，演员就需要灵活调整
表演节奏和语言风格，演出前要了解当
地文化，我会提前学一句当地逗乐的方
言，作为开场的包袱，一下子就可以抓
住观众的注意力。巡演中，我们与各地
相声团体同台交流，既展示了津派相
声，也吸收了其他地区相声演员的表演
技巧，拓宽了我们的艺术视野。

舞台上与观众互动

是相声表演的灵魂

在相声作品创作方面，我有时候还
真能灵光乍现。都说艺术源于生活，又
高于生活，真是这样，跟朋友一起聊天，
聊着聊着，兴许就能冒出个点子。就拿
我的原创相声作品《买房记》来说吧，那
就是一段真人真事。有个朋友买了期
房，钱交了，合同签了，结果房子却“烂
尾”了。我根据这件事写了初稿，但感
觉讽刺性太强了，包袱不容易抖响。我
反复琢磨，换了个思路——当时房价特
别高，很多家庭可能干一辈子也买不起
房，年轻人因为买不起房子就结不了
婚。从这个点展开，我写了一段“80后”
因没有婚房结不了婚的相声，又一遍一
遍地拆拆改改，最后定稿、登台演出，得
到观众的认可。

我还写过一段《新俏皮话》，既是对
已故相声名家黄铁良、尹笑声二位老先
生表演的俏皮话、歇后语类节目的致
敬，也是一次大胆的重构。它没有宏大
叙事，不靠夸张动作，全凭语言的机智
以及对生活的洞察与对时代脉搏的把
握，在轻描淡写中引发观众共鸣，在会
心一笑中完成了对现实的温柔回应。

在台上与观众互动，是相声表演的

灵魂，就好像一条无形的线，将演员与观
众紧紧拴牢，让笑声在你来我往中不断
地升温。我经历过无数次即兴互动，有
默契地接下茬儿、捧哏，也有意料之中的
砸挂。

记得有一次，我跟搭档在台上使传
统段子《打灯谜》，捧哏演员正要给逗哏
演员出脑筋急转弯的题，台下第一排有
位观众忽然站了起来。在小园子，这对
演出确实有影响，全场观众都看着呢，怎
么办呢？我就问：“大哥，您干嘛去？”这
位观众尴尬地说：“我要上厕所。”我立即
接话：“噢，我要出题了，您去厕所，就那
么看不起我吗？”大哥说：“我不是那意思
啊。”我说：“能不能憋住？能憋住就等我
出完题您再去。”这观众真的又回到了座
位上。全场观众被逗得哈哈大笑。

我担任了全国青年曲艺工作者联盟
的理事，深感肩上责任重大——要推动
相声教育普及，让相声走进生活，走进人
们的心灵。相声的传承不能仅靠舞台上
的几段表演，更要做好推广，用年轻人喜
闻乐见的方式传播传统段子、讲解曲艺
知识，让相声从“剧场的艺术”走向“生活
的艺术”，以笑载道、寓教于乐。

敬畏，是我艺术之路的起点。当年，
刚刚踏入曲艺之门，张杰老师就对我说：
“艺无止境，心存敬畏，方能登堂入室。”
面对传统相声的一段段经典节目，面对
老艺术家们口传心授的智慧，我始终怀
有一颗谦卑之心，始终敬畏传统、敬畏舞
台、敬畏观众的笑声——正是这份敬畏，
让我在无数个晨昏苦练贯口、打磨语气，
不敢有丝毫懈怠。

从第一次登台紧张得忘词，到如今
能从容应对千人剧场；从模仿名家的腔
调和举止动作，到渐渐形成了自己的表
演风格，这背后是无数次的排练、失败、
反思与重来。正是这日复一日的磨砺，
帮助我将青涩锻造成从容，将模仿升华
为艺术的表达。

在谦祥益相声茶馆舞台上一步步成长

笑声在你来我往的互动中升温

讲述

偷艺学西河大鼓

加入河间文化馆

赵桂芬的故乡在河北省河间市
农村，那是一片浸润着传统文化气息
的土地。她的从艺渊源，离不开父亲
的熏陶。父亲是教书先生，在那个年
代的乡村，算得上文化底蕴深厚的学
者，不仅识文断字，对评书、西河大鼓
等传统曲艺也有着近乎痴迷的热
爱。他不只是单纯地听书，还喜欢编
故事，用文字勾勒出鲜活的人物、曲
折的情节。时至今日，赵桂芬仍珍藏
着父亲当年的手稿，纸张早已泛黄，
字迹却依旧清晰。

村里有位老先生教西河大鼓。
赵桂芬喜欢这门艺术，但家里没闲钱
给她拜师，她就蹲在老先生家窗根儿
底下旁听。寒来暑往，当屋里的学徒
还在为一句唱词反复琢磨时，窗外的
赵桂芬已把这唱段烂熟于心了。

有一天，老先生听见了外面赵桂
芬的哼唱。那字正腔圆的唱腔、恰到
好处的韵味，让他感到惊奇，没想到
这个一直蹲在外面的小姑娘竟有这
么好的天赋。老先生被打动了，决定
将她收为弟子，免费教她。就这样，
赵桂芬踏上了学艺之路。她倍加珍
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每天天不亮就
起床练习，深夜还在琢磨唱腔与吐
字，进步飞快。

西河大鼓的表演，光会唱
还不够，还得加上三弦伴奏。
赵桂芬的二哥也受家庭氛围影
响，对曲艺有着浓厚的兴趣。
没有老师教，二哥靠听别人弹
奏，自己摸索着练。老父亲看
出了儿子的心思，拿出积蓄买来
一把三弦。从那以后，二哥就整日

抱着这宝贝乐器，反复琢磨指法，根
据赵桂芬的唱腔来调整弹奏的节奏
与力度，硬生生练成了三弦技艺。兄
妹二人配合得越来越默契，唱腔与伴
奏严丝合缝，在河间一带渐渐有了些
名气。凭借着这份实力，赵桂芬进入
河间文化馆，成了正式的曲艺演员。

自小学三弦

弹错就挨打

王金升学西河大鼓也吃了不少
苦。他的父亲王瑞山（艺名铁葫芦
王）是朱派西河大鼓创始人朱化麟
（艺名朱大官）的关门弟子，而朱化麟
正是将三弦书改良为西河大鼓的关
键人物，在曲艺界有很大影响。受家
庭的熏陶，王金升几岁时便跟父亲学
弹弦，遗传基因赋予了他过人的天
赋，而自身对曲艺的热爱更让他在这

件事上倾注了全部心血。
父亲对儿子管教极严，甚至到了苛

刻的程度。学艺过程中，王金升只要弹
错一个音符、唱错一个调子，等来的便
是斥责、打骂。“那时挨打都是有原因
的，要么是精神不集中，要么是技艺不
到位，打了就知道自己哪里错了，下次
就不敢再犯。”王金升回忆当年，脸上露
出复杂的神情，“我父亲常说，学艺就得
下苦功，容不得半点马虎。现在有些孩
子学艺很松懈，这样学，门儿都没有。”

有一次，王金升在屋外弹弦，父亲
在屋里和客人聊天，看似没关注他，可
只要琴弦上弹出一个错音，父亲便背着
手走出来，二话不说就一脚踹过去，然
后转身进屋，不作任何解释。王金升只
能自己琢磨，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琢
磨明白了，马上就改。上台伴奏更是如
此，只要稍有失误，父亲手里的鼓楗子
就会毫不留情地砸过来。这种压力，让
王金升的技艺进步神速，也养成了严谨
认真的态度。

11岁，王金升跟着父亲远赴东北，
在书场里闯荡。他不仅见识了更广阔
的天地，还有幸结识了西河大鼓名家王
香桂（单田芳的母亲）。王香桂生于廊
坊安次，12岁挑梁演出长篇节目，后来
号称“东三省头把金交椅”。她发现王
金升有股子机灵劲儿，在他12岁那年，
给了他一次机会，让他为自己伴奏。

那时王金升个头儿矮，坐在凳子
上，脚下再踩个小板凳，才能将三弦持
稳，凭着扎实的功底和沉稳的心态，顺
顺当当完成了伴奏，赢得了王香桂的称
赞。在东北那些年，王金升见识了顶尖
的曲艺，积累了经验，为他日后的从艺
之路奠定了基础。

后来，王金升进入沧州市文化馆，
成了一名曲艺演员。他的三弦弹奏技
艺精湛，唱腔浑厚有力，很快就在当地
闯出了名气。

缘分总是妙不可言。沧州市文化
馆馆长听说河间文化馆的西河大鼓演
员赵桂芬深受观众喜爱，就让王金升去
一趟，将她请到沧州演出。王金升偶然
得知赵桂芬爱吃西红柿，便提着一筐西
红柿登门拜访。这份朴实的心意拉近
了两人的距离。在随后的接触中，他们
发现彼此对西河大鼓都有着相同的热
爱与追求，默契渐生，最终走到了一起。

西河大鼓鼎盛时期

书场演出全年不断

王金升与赵桂芬学艺、初登舞台的
那十几年，曲艺是人们主要的娱乐方式
之一，书场遍地开花，无论城市繁华地
段，还是农村集市庙会，都能听到西河
大鼓的唱腔。王金升年少时跟随父亲
演出所见的书场盛况，与他和赵桂芬后

来在东北演出的场景，都见证了这门艺
术的繁荣。

父亲王瑞山给王金升讲过：早年
间，书场大多集中在热闹的集市或商业
街附近，比如天津南市的东兴市场，书
场一家挨着一家，门口都挂着醒目的招
牌，艺人敲着鼓、弹着弦招揽顾客，“嘭
嘭嘭”“咚咚咚”的声响此起彼伏。

书场设施简陋，座位是长板凳——
从木料厂拉来的板子，钉上几个粗木橛
子，往地下一埋，就成了观众的座位。
可即便如此，每到演出时间，书场里依
旧座无虚席，连过道都站满了人。

书场有严格的规矩和独特的经营
模式。艺人说书一年分三节，正月十五
到五月端午是一大节，五月端午到八月
十五是一小节，八月十五到转年的正月
十五又是一大节。每一节都要连续演
出三个多月，天天不间断，风雨无阻。
艺人要提前跟书场掌柜联系，确定演出
的书目和时长。提前三天就要抵达书
场，做好演出准备。书场会为艺人提供
食宿，还有“下马饭”“上马饭”的讲究。

演出收入按二八分成，艺人拿八
成，掌柜拿二成。观众听书则是二分钱
一段，弹弦的艺人演出间隙会端着一个
小锅下去敛钱，“您嘞赏个钱。”观众纷
纷掏出零钱放入锅中。要是碰上大方
的观众，给个五分钱，甚至一角钱也不
在话下。散场后，掌柜与弹弦的一起清
点账目，说书的只需安心喝茶。

好艺人在书场里地位极高，像单田
芳的母亲王香桂，当年在东北无人能
及，演出场场爆满，观众需要提前排队
才能抢到座位，很多人就站在过道里、
窗户边听完整场演出。一般艺人是二
八分账，而王香桂则是一九分账，即便
如此，掌柜也乐意，因为她能带来巨大
的人气和收益。书场里卖瓜子、鲜货、
茶水的收入都十分可观，散场后地上的
瓜子皮都能积下厚厚的一层。

电视剧火爆一时

大鼓书淡出市场

王金升与赵桂芬结婚后去了东
北。那里的工人们辛苦工作一整天，下
班后听一场西河大鼓，能够得到精神上
的放松。“演出场地大多是煤矿或林场
的俱乐部，买点茶叶，把座位安排安排，
这俱乐部就改成说书场了，条件一般，
但很热闹。”王金升回忆。

在一个矿区俱乐部，三百多个座位
的小礼堂，每天座无虚席。下午6点半
开书，提前半个小时，门口就挂上了满
员的牌子，来晚的观众只能挤在后面和
过道，有人宁愿站一整场，也不愿错过
一分钟。

王金升与赵桂芬配合默契，表演的
《薛刚反唐》《杨家将》等经典书目，让观
众听得如痴如醉，往往到了演出结束
时，观众仍意犹未尽，舍不得散场。那
时票价仅两毛五一张，虽然便宜，但观
众多，一场演出下来收入也很可观。

到了上世纪80年代，电视机走进千
家万户。“那个时期电视连续剧特别火
爆，《上海滩》《霍元甲》《雪城》《便衣警
察》……一部接着一部，太多了，晚上大
家都守在电视机前看电视，街上都看不
见人，谁还去书场？一开始我们把演出
时间往后推迟，但等电视剧播完，也该
睡觉了，来的观众寥寥无几，逐渐演不
下去了。”赵桂芬回忆道，语气中带着几
分无奈。

农村的情况也不一样了，农民忙着
耕种土地、搞副业，再也没有那么多的
闲暇时间去听书了。西河大鼓的演出
市场日渐萎缩。大多数艺人转行另谋
生路，赵桂芬淡出舞台，照顾孩子、操持
家务。而王金升却没放弃，他对这门艺
术有着深厚的感情，不愿意让它在自己
手里断了传承。他开始在红白喜事上

表演。“那时候在保定一带，谁家有人去
世，就会请说书的来唱几段，算是一种民
俗，既能烘托气氛，也能给逝者家属带来
一些安慰。”王金升说。

女承父业闯天津

授徒传艺留火种

王金升与赵桂芬的小女儿王祥伟，
从小在浓厚的曲艺氛围中长大。她记得
小时候，家里的录音机总放西河大鼓，父
母一有空就唱，她常坐在一旁静静地
听。可王金升夫妇深知学艺艰辛，也考
虑到行业的现状和发展，并不想让她“女
承父业”，希望她考大学，找一份稳定的
工作，不用像他们一样辛苦奔波。

有一次，王金升教大女儿唱《校场比
武》，一句简单的唱腔，学了一个礼拜都
没掌握。在旁边的王祥伟忍不住哼唱起
来。王金升没想到小女儿的天赋这么
好，从那以后便不再反对她学大鼓，开始
悉心教导、毫无保留地传授。

1993年，17岁的王祥伟来到天津，
想报考中国北方曲艺学校，却因超龄被
拒之门外。幸运的是，她遇到了曲校的
张海涛老师。张老师赞叹她的天赋和实
力，推荐她到长寿园曲艺茶园演出。

长寿园曲艺茶园位于劝业场附近，
1988年开业，名家艳桂荣开幕首演长篇
西河大鼓。台下有百余个座位，廉月儒、
张伯扬、刘洪元、陆倚琴等名家都曾登上
这小小的舞台，使之成为天津有名的“鼓
曲阵地”。在这里，王祥伟与王惠、夏征
等人同台，每天都能接触到不同的观众，
也能学到其他优秀演员的表演技巧。她
深知自己的不足，常向身边前辈请教，不
断打磨技艺。

后来，为了更好地配合演出，王祥伟
把父亲王金升接到天津，给自己伴奏。
他们一天赶三场演出，虽然辛苦，但看到
观众赞许的眼神，听到台下热烈的掌声，
所有的疲惫都被冲淡了。

2008 年，王祥伟考入天津市曲艺
团。她不断钻研业务，经常演唱《回龙
传》《杨家将》等传统书目，还尝试着编撰
新作品，推出了长篇书目《寇准》，将时代
元素融入西河大鼓，结合社会热点和观
众的需求，改编剧本、创新唱腔。2025
年4月28日，她在中国大戏院小剧场连
演五场《寇准》，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王祥伟也收了一名学生，教他唱腔、
咬字、三弦伴奏等技巧，还教他舞台礼仪
和规矩。“西河大鼓没有固定的腔调和唱
法，演员得根据自己的嗓音、所处的环
境、观众的情况来作出调整，难就难在这
儿。”她对学生要求特别严，一字一句地
纠正，就像当年父母教她一样。“伴奏时
也不能光顾着自己弹，得学会拖腔保调，
配合演员。”她希望能为西河大鼓培养新
人，把这门艺术传承下去，留下火种。

王金升赵桂芬 鼓书艺人的前尘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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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徐雪霏

浅蓝色帷幕正中，挂着“声

远茶社”的扇面书法；台前一张

场面桌，紫红色绒布桌围子上

书四个大字：西河大鼓，底下一

行小字：朱派传人王金升。桌

子上摆着书鼓和白搪瓷茶缸、

泡了茶的玻璃杯，桌子腿一侧

还搁着书包、暖水瓶。这些东

西看似随意，却平添了几分亲

切，拉近了台上台下的距离。

这也是长篇鼓书的特点，就跟

围坐在楼群间、花园里聊天讲

古差不多。

柔和的灯光投射在台上两

位老演员的脸上——站在中间

的是76岁的赵桂芬，左手持鸳

鸯板，右手拿着鼓楗子；端坐一

旁的是78岁的王金升，怀里抱

着一把三弦。传统节目《回龙

传》开演，“正月十五闹花灯，汴

梁城内喜盈盈……”老派的台

风、唱法，让台下几十名观众听

得有滋有味。

这一幕，是如今难得一见

的西河大鼓长篇书演出现场。

转眼一个多小时过去，观众意

犹未尽。王金升又把自己珍藏

的手稿、老乐器拿出来展示，讲

解西河大鼓的历史与文化。

邀请两位老演员来表演的

声远茶社负责人王文磊说，他

希望声远茶社的曲艺演出尽可

能地保持原汁原味，让老观众

回忆起往事，让年轻

观众感受到咱们

天津的历史。

这家茶社还

将不定期

邀请评书、

大鼓书名

家及优秀

青年演员

前来献艺。

这些年，

西河大鼓一直处

于困境：会说长书的

艺人寥寥无几，后继乏人；年轻

观众少之又少，大家的娱乐方

式越来越多样化，很少有人愿

意静下心花一两个小时听一段

长篇的西河大鼓。王金升、赵

桂芬与他们的女儿王祥伟一直

默默守护着这门传统艺术，坚

持了几十年。路虽远，行则将

至；事虽难，做则必成。他们想

要竭尽全力地将这门艺术传承

下去。

在采访中，王金升与赵桂

芬回忆起从艺之路，那是始于

对西河大鼓最纯粹的热爱，却

也各自承载着一段充满艰辛与

执着的岁月。那些学艺的经

历，如同西河大鼓唱腔一般，跌

宕起伏，耐人寻味。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

王金升（右）与赵桂芬在声远茶社表演。 记者 曹彤 摄

王加林

王金升，78岁，自幼学
曲艺，朱派西河大鼓第三代
传人。赵桂芬，76岁，西河大
鼓演员。夫妻搭档常演《回龙
传》《薛仁贵征西》《薛刚反
唐》《杨家将》等节目。


